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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高考前后，我的眼前，总会浮
现出一辆独轮车的样子。

独 轮 车 ，在 苏 北 很 多 地 方 叫 手 推
车、小车。那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车，那是
父亲最亲密的伙伴，也是我的恩人。村
里人一直都说，我能读书，读到重点大
学毕业，是父亲用小车推出来的。因家
庭成分没能读高中的父亲，在他 17 岁
那年一气之下烧了所有的书，从此野兽
般地在和土地、农事打交道中练就了一
身力气。

父亲用小车推的是烂泥。他和很多村
邻，每年要有大半年的时间去江南打工，
那些地方水网密布，从 1980年代至 2000
年代这20年里水产养殖业蓬勃发展，需要
大量的劳力挖河围堰，疏通沟渠。

这些虽然同样来自江苏却处于苏
北最落后地区的打工者被称为“推烂泥
的”。他们在农闲时节如蚁群一样出动，
装扮也都类似。夏天，穿一双黄球鞋，把
裤管卷过膝盖，衬衫敞开，脸色黧黑，手
臂青筋如蚯蚓般暴起；冬天，裹一身脏
兮兮的大衣，头戴可以随时垂下两只

“耳朵”的帆布帽。
我没有见过父亲在南方推烂泥时

的情景，但见过他们“扒河工”。所谓扒
河工，也就是拓宽大河时的义务劳动。
那一年冬天，我和五年级同学大伟轮换
着骑一辆自行车，去了三十来里外的扒
河工地。

我们刚想进入工地，就被制止了。
我和大伟只好站在高坡上俯瞰，那工地
被分成了一段一段，每个乡、每个村都
有各自的标段。我们分别寻找自己的父
亲，但那些“扒河工”远远看去几乎都是
一样的，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黑
点在移动，像暴雨将至前的蚂蚁。他们
用铁锹挖泥，甩到小车上，装满车后围
好车爿，推行，加速攀爬至高处，抬起小
车将泥土倾倒出来。

从凌晨到夜晚，从阳光到风雪，他
们要一遍又一遍地快速重复这样机械
的动作。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无一例
外都将身子俯向大地——用铁锹掀动
泥土需要前倾，推着小车前行需要前
倾，爬到高处更需要把身体弯到极限。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给泥土鞠
躬，向大地致意。尽管他们在极度疲惫
时可能恨透了铁锹下怎么挖也挖不完
的烂泥，但他们无法选择，还是要一次
次地鞠躬：烂泥啊烂泥，请您移动尊位。
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劳动都是要俯
身完成的，譬如割麦、插秧、点肥，没有
一项劳动是可以趾高气扬地昂着头的，
你必须虔诚而谦卑地面对大地，否则将
一无所获。

我和大伟找啊找，总算找到了属于
我们村子的那块河工地段。奔到河谷对
面的高坡，我们依然分不清哪一个是父
亲。眼看天黑了，大伟在高坡上冲着下
方喊：“我大（爸爸），我大。”下面的人都
停了下来，疑惑地张望了两眼，不明所
以，又开始寂然地低头干活。

我说：“大伟，你喊你大的名字吧。”
大伟迟疑了一下，又用双手围拢在嘴
边，扯开了嗓子，直接喊父亲的名字。大
概第一次这么直接喊父亲的名字，大伟
开始的声音还有点小，之后越来声越
大。终于有人应了，一个黑点朝我们的
方向不停挥手，像是打招呼，也像是催
促快快回去。

我也声嘶力竭地喊起了父亲的名
字，另一个黑点也开始招起手来。我和
大伟就拼命地摇手给予回应，眼泪包裹
在眼里，全然忘记了四来的冷风和将去
的夕阳。

回来的路上。我和大伟默然很久。
“推烂泥真不容易呢！”大伟说。
“嗯。”我应着。
大伟聪明而顽皮，成绩原本并不太

好，被他父亲用小车爿狠狠揍过，但自
这次之后，大伟一路顺利地读了初中、
高中，上了大学。

扒 河 工 是 短 期 的 ，推 烂 泥 是 长 期
的，父亲除了夏忙、秋收时回来，其他时
间都在和烂泥打着交道。我能想象父亲
在南方推烂泥的样子，很累，很孤独，甚
至很委屈，但他必须克服这些，把小车
推得更坚决。在他的朴素认知里，唯有
如此，才能让儿子们不需要再像他这样
推烂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期许，推烂
泥的父亲，从来没在我们面前喊过一声
苦。

我很喜欢寒假。因为那个时候，也
就是距离过年还有半个月的样子，推烂
泥的父亲应该也快回来了。很多次，我
看见他背对着夕阳在小路上推着小车，
向家的方向徐徐而来。我和母亲、弟弟、
妹妹就站在家门口望着，望着父亲和他
的小车一点点走近，走进家门。

父亲将小车放置于廊檐下，把车爿
小心地折叠收起，那被汗水浸泡得色泽
泛黄手感滑润的车把，被父亲用沾了豆
油的毛巾擦拭了几遍。做完这些，父亲坐
在门前抽了几根烟，长长地出了几口气，
把兜里的几叠钞票塞在了母亲的围裙里。

父亲和他的小车，就像凯旋的将军
与战马，结束了这一年的使命，可以在
年关的任何一个雪夜里鼾声如雷了。而
我，距离大学的校门又近了一步。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俯身向大地
杨占厂

黄河，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
脉发源，一路穿高山，越峡谷，纳百川
千河，潺潺溪流终汇聚成万里江河，奔
涌入海。它一路奔腾，孕育华夏儿女，
留下千古佳话，也雕刻出无数神奇美
景。这是大自然给予人间丰厚的恩赐。

兰州，便是黄河赐予人间的一颗璀
璨明珠。它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城
市。几十公里水道，浇灌出兰州这座依
山傍水的宝地，赋予这座城市独特的灵
气与生机。兰州名胜古迹、旅游景点众
多，最具吸引力的，当数黄河铁桥。

兰州黄河铁桥已有一百多年历
史，最初的功能是便利运输与通行。近
几十年黄河兰州段架起十余座大桥，
车辆行人过往有了多种选择，加之桥
龄已达设计使用年限，上世纪 80年代，
政府决定把黄河铁桥改为步行观光
桥，禁止车辆通行。这一举措赋予了大
桥新的使命，它不再只是通行工具，更
多的是游览胜地。白塔山公路隧道开
通后，桥北原先的马路辟为休闲区域，
南北两岸连为一体，铁桥与黄河交织
在一起，呈现出跨河大广场与白塔山
公园、近水广场相呼应，大大扩展了游
人的活动范围。在这不足两平方公里
的区域内，逐渐形成了兰州黄河风情
线的核心景区。每到旅游旺季，这里常
常游人如织、人山人海，“百年网红桥”
的知名度也由此节节攀升。

随着“网红效应”的不断扩大，兰
州黄河铁桥的历史又重新为人所熟
知。黄河铁桥位于兰州市白塔山下的滨
河路中段，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德国
泰来洋行承建，中国工匠施工。清光绪
三十三年（1907年），在兰州道彭英甲的
提议和甘肃总督升允的支持下，清政府
拨付国库白银 30.6万余两，折合人民币
约 8000多万元，用于修建桥梁。清光绪
三十四年（1908 年）5 月 9 日，兰州黄河
铁桥工程正式开工，开启了兰州桥梁历
史的新篇章。清宣统元年（1909年）8月
19日，兰州黄河铁桥竣工通行。1908年
修桥之际，曾有一个有趣的插曲：甘肃
省庄浪县举人牛献珠致禀兰州道彭英
甲，列举了修建兰州黄河铁桥在发生战

争时的六大弊端，请求停修兰州黄河铁
桥。彭英甲对牛献珠的观点一一予以回
击，认为建桥正当时宜，刻不容缓。彭英
甲 一 定 没 有 想 到 的 是 ，民 国 十 七 年

（1928年），民国政府为纪念致力于推翻
满清政府的孙中山先生将这座黄河大
桥命名为“中山桥”。

兰 州 黄 河 铁 桥 长 233.5 米 ，总 宽
8.36 米，桥身四墩五孔，每孔跨径 45.9
米。上部结构为梯形穿式钢桁架，每一
跨都是超静定结构组成桁架体系，由
竖向钢架划分成五个长方形。

兰州黄河铁桥是中国近代史上整
个西北地区第一座引进外国技术建造
的桥梁，这一特殊的建设背景及建设年
代，使兰州黄河铁桥成为研究近代历史
的钥匙，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独特的地
位。兰州黄河铁桥作为一个交通结构工
程，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洋务运动时
期建筑艺术发展史的风格、流派、特征。
同时，建造桥梁所需物资的运输过程也
创造了近代运输史上的奇迹。

这些年我常去铁桥周边赏景，印
象深刻的便是这里火爆的人气。从岸
边到桥上，直至白塔山顶，常常人流涌
动，人在桥上，桥在人中，站在远处眺
望，仿佛人桥一同在水上游走。我常

想，这么多人挤来挤去乐此不疲，图什
么呢？观察发现，人们选择到这里游
玩，是一种精神使然。黄河是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这一概念刻在每个中华儿
女的骨髓里，亲临一睹母亲河的真容，
是许多人的心愿。他们怀着对母亲河

的崇敬之情来此参观旅游，看黄河、看
铁桥，以实现心中的梦想。

你看，外地游客风尘仆仆来到兰
州，首选景点就是黄河铁桥风景区。他
们看水、看桥，然后在“黄河第一桥”石
碑前拍照留念，实现了到此一游的心
愿。有些人急匆匆赶来，伫立桥上，或
驻足拍照，或凭栏远眺，感受黄河的壮
阔与兰州的独特魅力，那满脸的惊奇
与满足感分明在告诉人们，他们圆梦
了！有的全家老小都来了，边看边聊，
在欢声笑语中诉说着铁桥的变迁和黄
河的故事，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游客随人流缓缓移动，脚踏着母亲
河浇灌出的这片热土，怀揣着无尽遐
想，尽情感受着其中的快乐。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古代的兰
州，由于没有桥梁连接黄河两岸，渡河
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大难题。为了解
决这一难题，当地百姓尝试了各种方
法，包括在夏秋季节利用小船和羊皮
筏子横渡，以及在冬季河面结冰时冒
险步行穿越。明洪武五年（1372年），宋
国公冯胜和卫国公邓德因军事需要，
在黄河上修建了浮桥，但由于春季冰
雪消融带来的自然环境变化，这座浮
桥经常遭受破坏。洪武十八年，兰州卫
指挥佥事杨廉在现今中山桥的所在
地，巧妙地利用 24只大船，横跨于黄河
之上，建立了镇远桥。然而，由于浮桥
的稳固性不足，每年黄河结冰时需拆
卸，解冻后又要重建，这一传统持续了
长达 500 余年。到了清光绪初年，左宗
棠担任陕甘总督，为了平定新疆之乱，
他向朝廷提出修桥的请求，但受限于
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洋人的高昂报价，
这一计划最终只能搁浅……

据悉，近年来，政府对挖掘、收集
和研究有关外籍人士参与建桥相关资
料工作高度重视。甘肃省档案馆提供
的珍贵英文书信往来资料及有关历史
档案，佐证了美国桥梁公司和工程师
参与兰州黄河铁桥的设计与建设。而
且，相关研究人员已与参与建造黄河
铁桥的美国工程师罗伯特·考特曼的
后裔及参与桥梁建设的美国纽约桥梁

公司取得了联系，进一步加强沟通联
系及史料收集工作。

黄河铁桥所处水域，水面宽广平
坦，无暗流险滩，是绝佳的水上乐园。
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宁静的河道骤然
热闹起来，几十条快艇在河面竞相飞
驰，划出一道道亮丽的曲线，激起层
层 浪 花 。飞 艇 撞 击 水 面 发 出 的 哐 哐
声、呼呼的风声和飞溅的浪花，让游
客沉浸在刺激与欢快之中。古老的羊
皮筏子也深受游客喜爱，客人乘坐筏
子在水上起伏漂浮，难免有被掀翻的
恐惧感，便不顾浪花打湿衣服，双手
紧握绳索不敢有丝毫松劲。而水手却
轻松揺着橹，吆喝着小调，讲着故事，
让客人紧张的情绪立马轻松起来。这
种传统的水上交通工具，承载着兰州
的历史记忆，游客在冒险中寻求刺激
的 快 乐 ，也 感 受 着 古 人 的 智 慧 和 胆
识。平时停靠在河湾里的客轮，此刻
也纷纷出动，满载游客畅游黄河。尤
其是到了夜幕降临，华灯齐放，两岸
美景尽收眼底。近水广场的音乐会，
更为夜游黄河增添了别样光彩，客人
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旺盛的人气也带火了餐饮行业。
以铁桥为中心，桥头南北新增了几十
家食铺茶店、冷饮小吃。特色美食凉
面、兰州酿皮、灰豆子、甜胚子、擀面
皮、三炮台等最受欢迎。年轻人喜爱的
各种烧烤、羊肉串、麻辣烫，遍布各个
台面，买了就吃，吃了就走，快捷方便，
十分受欢迎。离铁桥不远的大众巷原
本就是美食街，那里更是人头攒动，叫
卖声此起彼伏，空气中飘散着美食的
香味，操着各地口音的食客在谈笑声
中品尝美食，欣赏黄河美景，感受着兰
州独特的饮食文化和城市风情。靠近
河沿搭建的十里凉棚更是客人爆满，
人们听着黄河涛声，喝茶饮酒，打牌纳
凉，兴致勃勃，十分惬意。多样的美食
消费场景，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彰
显出黄河铁桥旅游文化圈的兴盛。

兰州黄河铁桥及其周边景区，凭借
深厚的历史底蕴、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
富的文化体验，成为游客们心驰神往的
旅游胜地。无论是铁桥的厚重历史，还
是白塔山的壮丽美景，抑或黄河上的快
艇与羊皮筏子，都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
象。兰州的魅力，正通过这座大桥，这条
大河，传递给每一位到访者。

（作者单位：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一座桥，一百年
高山

在广袤无垠的昌潍平原腹地，九
曲河如同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 20 余
里，悄无声息地诉说着大地的故事。它
的源头隐匿于孙家埠顶那深邃的沟壑
之间，每当雨季来临，山涧细流便如同
大地的毛细血管中奔涌的血液，丝丝
缕缕汇聚成溪。起初，那水流不过是石
缝间渗出的点点水珠，在青苔覆盖的
岩石上轻轻滑落，叮咚作响。随着越来
越多的溪流加入，它们相互交织、碰
撞，逐渐勾勒出河道的雏形，在大地上
绘出一幅流动画卷。

2018 年初秋，我的小学老师、《颜
家庄志》主笔黄官龙怀着满腔热忱，深
入考察九曲河的脉络。他发现，这条神
秘的河流先是向南潜行，穿梭于田野。
途经双埠子村时，岁月的痕迹在这片
土地上清晰可见。尽管时光流转，曾经
的河道如今已被茂密的芦苇所覆盖，
但拨开层层芦苇，仍能寻到古河蜿蜒
的印记。接着，它折向西，绕过日戈庄
村由东向北奔涌而去。在上游，浅滩处
曾经支流密布，如同大地的脉络，纵横
交错。虽然如今大部分支流已被开垦
为肥沃的良田，但那些低洼之处，依然
保留着“水往低处流”的倔强本性，每
逢降雨，积水便会顺着地势流淌，重现
昔日溪流潺潺的景象。而下游河道深
阔沉稳，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默
默见证着岁月的变迁。然而，令人惋惜
的是，部分河道被垃圾填满，颓败的芦
苇在风中摇曳，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昔
的荣光与今日的落寞。

我的家乡颜家庄依河而建，独特
的地势东高西低，赋予了村庄别样的
韵味。九曲河自东而来，至村东头突然
向西转折，恰似一双温柔的臂弯，将整
个村落紧紧环抱住，给予它无尽的呵
护与滋养。有趣的是，当年村民并不称
其为“河”，而是亲昵地唤作“沟”。村东
是“东沟”，那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
园；穿村而过的叫“南沟”，承载着村民
们的生活点滴；村西则为“西沟”，见证
着四季的更迭。村东“东沟”南岸的地
块称“东沟南崖”，北岸的地块称“东沟
北崖”。这一声声“沟”的称呼，饱含着
百姓对它的亲近与依赖，仿佛将这条
河当作自家院落的延伸，是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前街人家最得河之便利，河南岸
的住户推开后门便是河岸，悠悠河水
仿佛触手可及；河北岸则是村里人口
中的前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当年
曾 被 人 们 形 象 地 称 为“ 青 岛 的 中 山
路”。

我家祖宅在后街。小时候，每次想

去九曲河玩水，都要穿过胡同。那时胡
同的两侧，是低矮的房屋和爬满牵牛
花的篱笆，花香与泥土的气息交织在
一起。穿过胡同，便能扑进河水清凉的
怀抱，那一刻，所有的炎热与疲惫都被
河水冲刷得一干二净。

从村后墨松山顶的高处俯瞰，整
个颜家庄村被郁郁葱葱的树木笼罩，
恰似一片绿色的海洋。柳枝轻拂水面，
在河面上划出圈圈涟漪；槐荫遮蔽大
地，洒下一片阴凉。只隐约可见青瓦屋
顶在树隙间若隐若现，好一幅“绿树村
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绝美田园画卷，
充满宁静与祥和。

回溯往昔，九曲河曾是纯粹的源
泉性河流，地下涌出的泉水为它注入
永恒的活力，无论寒暑交替，河道里始
终奔涌着不息的水流。每当暴雨倾盆，
平日里温柔的河水便化作奔腾的巨
龙，浑浊的浪涛裹挟着枯枝败叶，以雷
霆万钧之势席卷而下，震耳欲聋的轰
鸣声响彻村庄。神奇的是，这般汹涌的
河水却从未成为村民的灾祸。两岸由
石头精心砌筑的沟崖，如同忠诚的卫
士，历经岁月打磨依然坚不可摧；自东
向西三四米的天然落差，让河水得以
畅快奔涌，将洪水隐患化作一路欢歌。
那时的河道深达 3 米有余，河面宽约 6
米，清澈的河就像一条碧玉腰带，乖巧
地穿村而过，向西流经坡立村前、久远
埠村后，再经前辉村前方汇入潍河，最
终浩浩荡荡奔赴渤海。

春日的九曲河充满灵动之美，宛
如一位刚刚苏醒的少女，焕发着勃勃

生机。当冰消雪融，河水便开始潺潺流
淌，那声音清脆悦耳，美妙动听。岸边
的柳树率先抽出鹅黄的嫩芽，细长的
柳枝垂入水中，如同少女的秀发，轻轻
搅碎一池天光。“走啊，咱们去沟边洗
衣裳……”村里的妇女们相互招呼着，
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她们挎着篮
子来到河边，将衣物浸入水中，然后用
棒槌有节奏地敲打。棒槌敲打衣物的
声响与流水声相互应和，宛如一首和
谐的交响曲，惊起几只蛰伏的青蛙，

“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溅起朵朵水花。
男人们则扛着锄头，在河岸松软的土
地上翻整菜园。他们弯着腰，一锄一锄
地翻着土，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河水漫
过田垄，滋润着刚埋下的菜种，期待着
它们茁壮成长。

夏天，九曲河是孩子们的天堂，处
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东沟井子是最
热闹的地方，那是河中央天然形成的
深水区，水面映着蓝天白云，宛如一面
巨大的镜子。水下鱼群穿梭嬉戏，五颜
六色的鱼儿在水中游弋，美丽极了。

“一、二、三，跳！”随着一声呼喊，我和
小伙伴们纷纷跃进水里，用“狗刨式”
奋力划水，在水面上划出层层涟漪，惊
得虾蟹慌忙躲进石缝。岸边柳树下，长
辈们摇着蒲扇，悠然自得地坐着，眼睛
却紧紧盯着水面，瞅准时机，便用自制
的渔网兜住冒头的鲫鱼。每当成功捕
到一条鱼，他们脸上便会洋溢着收获
的喜悦。

傍晚时分，暑气未消，河面上飘来
阵阵槐花香，沁人心脾。老人们提着马

扎，在桥上摆开“龙门阵”。“当年建太
平桥的时候，那场面可热闹了！”一位
黄姓老人缓缓开口，眼神中透露出对
往昔的怀念，声音低沉而有力，仿佛将
大家带回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年
代。女人们坐在台阶上择菜，她们一边
唠着家常，一边顺手将豆角丝抛进河
里，引得小鱼争相抢食，水面上泛起一
圈圈小小的涟漪。孩子们躺在草席上，
仰望着满天繁星，数着天上的星星，听
着远处渐次低弱的蝉鸣，在这宁静而
美好的氛围中，进入甜美的梦乡。

秋天的九曲河多了一份厚重，周
身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河岸的芦苇抽
出白花，在风中簌簌作响，仿佛是在为
秋天谱写一首赞歌。男子汉们卷起裤
腿，下到水里打捞浸泡多日的麻秆。他
们一边忙活，一边念叨：“这麻皮晒干
了，能搓成结实的绳子，好用着呢！”孩
子们跟着大人下河，突然，一只螃蟹从
石缝里爬出来。“快，抓住它！”孩子们
欢呼着追赶，欢声笑语回荡在河面。

隆冬时节，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村民们还会将收获的棉花柴打成捆浸
泡在河水里。“泡上几天，这棉花皮就
好剥了，能拧井绳、筐绳，可实用了。”
爷爷总是一边忙活一边跟我念叨。至
今，爷爷守着煤炉子在炕前剥棉花皮
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村里的桥是九曲河上的标点，从
东寨桥到西寨桥，全村共有八座石桥、
一座木桥，每座桥都刻着时光的印记。
太平桥最具传奇色彩。据《颜家庄志》
记载，1957年村东的太平桥落成时，桥
西桥眉刻有“九曲河”字样，桥东桥眉
刻有“太平桥”字样，字体均出自我的
那位远房老爷爷、有“村中书法家”之
称的卢维宽之手，再由村民黄京普镌
刻。据黄官龙老师采访了解到，石桥工
程竣工后，村里举行了隆重的踩桥仪
式，供桌上摆满杏子、甜瓜，长辈黄长
福带领几名年轻人，从桥北走到桥南，
嘴里念叨着：“新桥通达，人寿年丰！”
预示着新桥建成，人车通行顺畅。

这些石桥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
家家户户生活的舞台。九曲河在颜家
庄的入村口、出村口分别有两座寨桥。
之所以叫寨桥，是因为入村口、出村口
分别有围子墙阻挡，架桥时其高度必
须高过围子墙，故老辈们架设的这两
座寨桥比其他石桥高出许多。1948年，
许世友将军曾在村中的石桥旁指挥打
赢了岞山阻击战，为著名的潍县战役
打响了第一枪。

夏日的石桥是天然的凉席，老人
们铺上麦秸草席躺下乘凉。“老张，你

还记得咱年轻时在这河里摸鱼的事儿
不？”“咋不记得，那时候鱼可多了！”老
人们伴着桥下的流水声，东扯葫芦西
扯瓢地聊着往事。秋日的石桥则成了
晒粮场，玉米粒铺得满满当当，人们踩
上去沙沙作响。据黄官龙老师援引当
地知名文博专家赵仲泉的说法，九曲
河下游在即将注入潍河的那段河道曾
有一座三孔桥，那是盐大路上的重要
节点，大行营村村民张佃华书写的“九
曲河”镶嵌在桥眉，见证过南来北往的
商队。“当年这桥上可热闹了，商队的
吆喝声老远都能听见。”该村一位耄耋
老人回忆说。

不知从何时起，九曲河的水流渐
渐变缓。上游修了公路，截断了部分河
道；下游的农田开垦，让河床日益狭
窄。东沟井子如今成了池塘，再不见当
年鱼戏虾逐的盛景；西沟早已断流，干
涸的河床里长满了荒草，只有暴雨时
节，才会短暂重现沟满壕平的旧模样。

时代的变迁给九曲河流域带来
了巨大的改变。在颜家庄前街，也就
是东寨桥到西寨桥的这一段九曲河
旧河道，随着旧村改造的推进，村民
们在河道上纷纷建起了新房。曾经碧
波 荡 漾 的 河 水 ，如 今 被 钢 筋 水 泥 覆
盖，只留下狭窄的排水通道。每当雨
季来临，河道排水不畅的问题便愈发
凸显。试想，一旦遭遇 50 年、80 年甚至
百年不遇的降雨，上游汹涌而来的洪
水将无处宣泄，原本畅通的河道被房
屋占据，洪水很可能会倒灌进村庄，
冲 毁 房 屋 ，威 胁 村 民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那些新建在河道上的房屋，在洪
水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仿佛是悬在村
民头顶的一把刀。

或许可以考虑让九曲河改道，在
村后重新挖掘一条河道。这样一来，既
能恢复九曲河的畅通，让河水重新拥
有自由流淌的空间，也能有效避免洪
水对村庄的侵害。让这条承载着无数
人记忆与情感的“母亲河”，在新时代
以新的姿态继续守护村庄，不再让村
民们为洪水的威胁而担惊受怕，让九
曲河的故事在新的河道上继续书写，
让乡愁永远有处安放。

如今的九曲河，不再是灌溉农田
的主力，却依然是游子心中的母亲。它
从孙家埠顶发源，流经双埠子、日戈
庄、杨家庄、颜家庄、坡立、久远埠等 7
村，最终在潍河入海口融入大海。而它
的灵魂，永远留在颜家庄的街巷里、石
桥上、村民的记忆中。

或许河流终会老去，但那些关于
它的故事，就像河底的鹅卵石，历经岁
月冲刷，反而愈发晶莹。每当夜幕降
临，故乡的梦便顺着记忆的河道漫延
开来——月光下，九曲河依然潺潺流
淌，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流向永
不干涸的远方。

（作者单位：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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